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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上篇



         「席利斯·格蘭托—或者是更廣為人知的『總督格蘭托』，乃土生土長的古土人（又稱地球人），其所作所為，對我們來說究竟是福是禍，至今仍未能有確切的定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父親大人在挑選他成為新人類的普羅米修斯時，是以他不穩定的本質作為真正的條件，它可以顯露出我們在進行這個偉大計劃時所忽視或未能察覺的錯誤，並為我們的計劃時刻添注新的活力和不可預知之數⋯⋯無論我們認同格蘭托是叛徒與否，我們也應當尊重他的決定，因為這也是尊重父親大人的決定⋯⋯」
 
——巜愚者之書 · 骰子章》
 
 
「不要相信真理。」
 
——總督的最後遺言
 新香港的總督府門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原本在下午時其數目只有約三百人左右，佔地範圍大概是總督府花園的一半；但到了傍晚，他們的人數已遠遠超出了預期，有近三十萬人，湧湧人海將總督府四周的道路擠得水泄不通，最後逐漸固定下來，情形有如千軍萬馬在圍攻一座堡壘。隨著這群人開始叫囂、喊口號、敲打鐵馬，空氣中逐漸瀰漫起一陣緊張的氣氛，警察在戒備，居民在躲避，司機在咆哮，每一張臉都是鼓躁的樣子，每一個身軀都是備戰的姿態，一場大混戰恍如要一觸即發。
 
副總督—鄭協仁手忙腳亂，他臃腫的身型使他步履蹣跚，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當他一把手推門而入時，他依然是不停地氣喘吁吁，不能自己。見狀，席利斯·格蘭托隨手抓了一把紙巾，遞給了他，還用手拍了拍他的後背以示提點。
 
「總…總督…先⋯先生！」協仁狼狽地擦拭著圓臉蛋上密密麻麻的汗珠，「那⋯那些⋯環⋯環保團體⋯又⋯又來⋯來搞事了！這⋯這是⋯他們的⋯的信！」他濕漉漉的手深入口袋，將一張皺巴巴的紙扯了出來，顫抖的手使汗珠彈來彈去，紙的一角已被捏爛，汗水化開了幾隻手寫的字，使之無從辨認。格蘭托又隨手抓了一把紙巾，冷靜地用雙手隔著紙巾接過了信。
 
「他們的意見我收到了，」格蘭托看也沒看，就把信紙連同紙巾搓成一團，扔進了腳邊的垃圾筒，「還有其它事嗎？」
 
由於發電用的燃料大部分被運送到玻璃城的建築工地，電梯、冷氣機、電動車一類的電力奢侈品都要被迫關閉，電腦只限於玻璃城工程方面的計算需要，人類工人更要與機械人交替使用，使用油類燃料的車輛也不能倖免，以腳力推動的單車成為了當下唯一的選擇。鄭協仁可謂是經歷了「鐵人三項」（或者「鐵人二項」，畢竟他還未至於需要游泳渡海）才來到總督府，原本300大磅的他這幾天而來瘦得連肚腩都快沒了。滿頭的大汗，加上悶熱的天氣，實在教人難受，他寧可在單車上的時間長一些，雖然還是那麼辛苦，卻可以享受微風帶來的涼快感。格蘭托則幾乎沒有踏出門口，而是一直宅在辦公室裡埋頭苦幹，專心致志地從遠距離指導玻璃城的興建。
 
大口吸氣了三四下，協仁的呼吸終算回歸暢順，身上的汗水也擦得乾乾淨淨，他尷尬地把五團沾滿汗水的紙球用最快的速度掃離視線。悄微整理了一下儀容，把衣領衫袖都拉直拉正，拍拍剛才在路上意外沾到西裝上的沙塵，再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便準備好再次發話。
 
「但先生，這次有所不同，」協仁拉起一副嚴肅的臉，「這批示威者可是全副武裝，在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人群擠出來的時候，我目睹他們人人手持木棍、板手、摺凳等等等等，更誇張的情況是握住斧頭、鋸子這類具高殺傷力的武器，要不是有防暴警察在場護送我到門口，我恐怕自己要被碎屍萬段，葬身人海了！」他比手劃腳，生動的面部表情配以講故佬那故作浮誇的語氣，將幻想演繹為栩栩如生的實況，看得旁人不禁為他的安危抺一把冷汗。
 
協仁誇張的動作反而令格蘭托有點忍俊不禁，幸而那股爆發力很快就被壓制住，使一切都不形於色。「我看你仍是受驚過度了，要不我再給你點時間冷靜一下，聯合國剛好又運來了一批新的物資，有可供足足三個月時間的咖啡，能量飲品和阿士匹靈，我建議你先喝點咖啡，清醒一下頭腦。」他點頭示意，在協仁身後有一袋袋被臨時放在地上、像垃圾堆一樣東歪西倒的麻布袋，其中有三四袋已經被人劃開、抽空，被疊在一起準備棄置，但仍散發出淡淡的香味，難怪總督先生的辦公室總是瀰漫著一陣即溶咖啡的味道。
 
又來了，格蘭托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讓協仁很是惱火，可惡的環團人士已不是第一次踩場示威，但每次格蘭托不是借故推唐就是視若無睹，好像從來沒當過那些人的威脅是一回事，甚至乎整件事根本就不關他事似的。協仁還很清楚記得，半年前那些環團人士是怎樣將兩橦好端端的玻璃城變成廢墟，他們將隨手抓起的東西當作武器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石頭砸碎玻璃、被鋸斷的鋼筋、警棍擊出火花、起重機轟然倒地將工人壓成肉餅⋯⋯但這些事的可怕程度都不及他親眼目睹自己的巨額投資在一夜之間蒸發，害得他差點要申請破產保護，在對明日的徬徨之下過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直揮之不去的夢魘，而現在這段夢魘似乎又要回來纏住他了。
 
「老天爺呀！你還不明白嗎？！」協仁半是譴責，半是訴苦，「我是說，這些暴徒在外已擾攘多時，他們隨時都可以搞出人命，既然聯合國指派給你世上數一數二的特種部隊當防暴警察，有那麼好的人力資源為甚麼還不下令要他們驅逐這幫暴徒？？」他衝上前去，將總督身後的窗簾猛力拉開，一片人山人海頓時盡收眼底，「他們可是臭名昭著的『綠色解放』呀！美其名環保分子，實則是恐怖分子的邪惡組織呀！你忘了他們在好望角和厄瓜多上都搞出了甚麼災難來嗎？？那可是⋯那可是-」
 
「他們今天不-會-這-樣-做-的。」總督理直氣壯地打斷道，臉上竟然還閃過了一絲失望，「叫警察繼續維持秩序就好。」
 
「甚麼？！」
 
格蘭托沒有立即回答，而是將視線從協仁的身上移開，集中在窗外仍處於施工階段的玻璃城，以及城下黑壓壓的人群。雖有層層聚碳酸酯玻璃幕的阻隔，他還是能粗略估算一下在場群眾的成分：近乎一片白海，白中有黃，還夾雜點黑，來自舊中國東部、南亞三國、東盟成員國等地的氣候難民被來自西方世界的環團人士重重包圍，來自太平洋島國和中東沿海國家的難民則散離在黑白之間，無依無靠。細看之下，能稱得上是難民的人其實並不多，他們真正的作用是要當環保團體的人肉示威牌，用來警告執意興建玻璃城的後果將會有多嚴重。
 
不，未成氣候，我還需要一點幫助，一支催化劑，他在心裡默默地盤算着。
 
「重複的錯誤從不超過兩次，因為它必然導致自身的滅亡。你可不能把恐怖分子都當成衝動易怒的傻瓜，他們很機智，至少比你要聰明，知道甚麼時該收手，甚麼時候該狠狠地捅我們一刀，連同我們費煞苦心的玻璃化方案毀於一旦，現在還未到揮刀…不，連拔刀的時候都未到呢。」格蘭托走向窗子旁邊的飲水機，為自己倒了一杯熱水，期間不時若有所思地望出窗外，似乎對那群人仍念念不忘。
 
「你要等那捅你的一刀是你的事，不是我的，更不是我們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精挑細選出來的精英人才的！」鄭協仁氣敗壞地訓斥道，他咬牙切齒，手作爪狀，將頸上的聯合國專員工作證給抓了下來，在總督的面前激動地揮舞著，「玻璃化方案可是聯合國安理會轄下的重大國際合作項目，全世界－特別是低窪地區的難民都在如飢似渴地等著玻璃城來打救他們，在我們肩上的的可是成千上萬的人命啊！想想看我們肩負的可都是怎麼樣的重任啊！你身為聯合國代表、玻璃化方案總監兼新香港總督，不是應該要保障聯合國上上下下的大國小國、特別是中美這兩個重大投資國、甚至可能是地球上全人類的利益嗎？！作為中方投資人代表的我，還必須要確保你是否在正確使用我們偉大祖國分配給你的寶貴資源，但顯然我只是見到你在轉彎抺角，拖延時間，而無實際行動！如果你還顧及你的身份，我要求立即以武力驅趕這些可惡的綠衣恐怖分子！一個都不能剩下！！」
 
「然後就會演變成暴力驅趕，最後流血收場。」格蘭托從包裝盒裡扯出了三包即溶咖啡，順便用腳將盒踩扁。
 
「倘若有這樣的必要，是的！」
 
「然後就是更激烈的遊行、示威、暴動，緊隨其後的是更多的流血、更多的破壞、更多的怨氣，再然後是遊行－示威－暴動，再緊隨其後的是流血－破壞－怨氣，循環不息，沒完沒了。」他以一手一包的速度將封條撕開，一陣微香隨即樸鼻而來，格蘭托趕緊用鼻子大力地吸了幾口，精神也為之一振。
 
「這麼說⋯⋯你⋯你是要容忍他們的野蠻行徑？」
 
格蘭托將咖啡粉逐一倒進水杯，用僅有的塑料棍一圈一圈地攪拌，整個過程不慌不忙，狀甚輕鬆。「不是容忍，而是放大。」
 
「放大？！你瘋了嗎？！」
 
「有了適當的導引，任何野蠻行徑都可以是文明進步的催化劑，要不然你以為人類是怎樣每次都從戰爭活過來不只，還展現出比以前更頑強的生命力的？」格蘭托一飲而盡，發出滿意的嘆息，他用眼神詢問鄭協仁要不要也喝一杯，後者則回饋一對煩厭的眼神。
 
此時的鄭協仁已經沒甚麼好氣，總督以極其年輕的歲數就可以進入國際政治圈並擔當聯合國的重要職位實有其原因，不按常理出牌的習慣就是其中一個，對此他早已見怪不怪，但有時他那幾乎不可預測的瘋狂言行還是會令他無所適從，而他那玩世不恭的態度還常常搞得他焦頭爛額，不知如何是好。傳媒記者與聯合國的股東們早已取代了他的家庭成為他人生中的常客，終日無休地在他們之間來回奔跑，弄得身心俱疲，以致到現在還是坐立難安，他想終有一日，他會像格蘭托一樣得成天喝咖啡提神，要不然還真不知道何時會暈倒在回總督府的路上。
 
他無力地翻了下白眼，一臉倦相地問：「我沒有責任跟你討論歷史問題，總督先生，你究竟想玩甚麼把戲？」
 
格蘭托搓着自己又腫又黑的眼袋，同時拉開了椅子，坐了下來。「你們中國人不是有句說話嗎：『既來之，則安之』，你自己也懂得說了，玻璃城是國際『重大』合作項目，如此大興土木的工程，你難道會覺得那群環團分子會乖乖地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我們大肆摧殘他們視如己命的『青山綠水、藍天白雲』，還在我們蓋好這座意味著向他們舉一個大玻璃中指的褻瀆之物時興奮得拍手叫好嗎？玩火的同時你竟然還奢望烈火不會燒穿你的皮膚？？」
 
他揮揮左手，示意副總督也坐到他對面來，在協仁安坐之後，又繼續說道：「所以說，與其與洪水對抗，倒不如學習如何治理，為我們所用？為甚麼就這樣白白浪費他們的激情？還浪費我們寶貴的資源不斷地重蹈覆轍？相反，何不將這種激情好好利用，將其轉化為正面的能量？一支錘，既可以破壞，也可以建造，想想看，這些環團分子、這些氣候難民都是我們未成形的錘子，現在要做的就是趁熱打鐵，將他們打造成我們理想的建造之錘，而不是他們自以為的破壞之錘，或者噁心的正義之錘。」
 
「一下子又玩火，一下子又洪水，一下子又錘又甚麼的，我們可沒有時間玩你的文字遊戲！而且更荒謬的是，你竟然想用群眾的力量對抗群眾的力量？這根本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玩火！我們的職責是要阻止暴動，你不但不加以制止，竟然還想要煽動暴動，以暴動製造更多的暴動？！簡直不可理喻！！」
 
又來了，總督捂住臉扭向一邊，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這不能怪他，格蘭托安慰自己，鄭協仁不過是一個剛加入政治遊戲的新手，而且年紀又不小，才會跟隨老一輩的思維模式，如鸚鵡學舌般重覆著中國政府那套廢話，為的就是讓聯合國－特別是北美邦聯知道新中國依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弱者的逞強。格蘭托再次提醒自己一定要有耐性，協仁才可以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傳話筒，「我的目的就是以群眾的力量對抗群眾的力量！你讓我太失望了，鄭協仁，我以為我已經說得夠清楚了，既然如此，我只好以你的水平再複述一次，這次請你仔細聽好：我想要的東西非-常-簡-單，就是更多的流血！更多的破壞！更多的怨氣！但是這様的循環實在太沒有效率，可別忘了還有幾千萬條人命壓在我們的肩上呢。為了好好控制這股混沌之力，我想我必須要請求你那『偉大祖國』幫幫忙，在這關鍵的兩星期之內，利用你們高超的黑客技術、加上你們鋪天蓋地的宣傳渠道，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醜聞』，然後包裝成市井謠言，我敢擔保環保團體一定來者不拒，還會自行會發揮豐富的想象力，大造文章，添鹽加醋，過度幻想，最後變得面目全非。當然做戲要做全套，作為你們喉舌的傳媒也要時不時發揮愛國情操，這其中的緣由你們中國政府比我還要懂。長此下去，環團人士就會像吸了毒一樣，一天比一天亢奮，到最後任由情緒蒙蔽自己的理性，做出不可理喻的蠢事來。而這正是我想要的給果：一個捕捉大野獸的完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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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然後呢？」協仁擺出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逼瘋綠衣恐怖分子，令他們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大野獸，到時再安心在廢墟上重建玻璃城？這就是你口中絕妙的計劃？？」

 「更多—的流血！更多—的破壞！更多—的怨氣！愈多，愈好！」格蘭托特意以高聲強調。

 「荒謬！真是荒謬！這還不是玩火自焚嗎？！」協仁一怒之下向後推開了椅子，將自己彈了起來，「還是以中國政府的財產開這種喪心病狂的玩笑！！」他繞過桌角，惡狠狠地瞪著總督那依然悠然自若的神態，手指幾乎要按住他的鼻子，「你究竟知不知道你在想甚麼？玻璃城不斷重建又重建除了多謝於這些綠衣恐怖分子所做的好事之外，還是因為前任玻璃化方案的總監沒有盡忠職守，鎮壓不力之故！你非但不想盡忠職守，更想成為和那些綠衣恐怖分子一樣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我是否應該提提你，玻璃城已經進入了可住人的狀態，現在更是關鍵時期，是經過重重困難才有今日的成就，我可不會容忍任何一個神經漢出於自己的愚蠢、或者對於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過分樂觀，而又將其拆得體無完膚，繼而重頭再造！這就是副總督的職責！而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履行我的職責！」

 格蘭托很清楚鄭協仁的警告的背後有着甚麼根據，其實在他之前，已經有兩位總監因失職而被迫下台，然而所謂的失職，並非指鎮壓不力，而是犯了一個歷代統治者都會犯的致命錯誤：過分強調自己製造的矛盾－統治的目的就是統治，但同時他又要強調要與民眾分享權力；操弄的目的就是操弄，但同時他又要強調與民眾是契約關係；佔有的目的就是佔有，但同時他又要強調自己是民眾的造福者。民眾對統治的錯誤理解使他們認為我們維持權力的行為有誤，而他們一直以來的解決方法就是玩弄各種小把戲轉移視線，外加各式各樣的甜頭和不下百次的警棍企圖讓民眾自動閉嘴，這種建基於由一開始就存在的分歧之上的小把戲從來都不會長久，誤解依然存在，民眾依然埋怨，而且還使人有機可乘。熊熊大火繼續愈燒愈烈，最後一發不可收拾。

 民眾終究會厭倦這些小把戲，他心想，是因為這些小把戲還不夠精明。

 「我就說『長痛不如短痛』呢。」總督平心靜氣地解釋道，同時推開協仁的手指，「這樣吧，我想你做一道算術題：一間倉房有幾百個工人，其中有一個工人想要造反，還打算要煽動其他人和他一齊造反，你要殺一個人去保住幾百個人的思想理智，抑或是依舊遵從自己的道德聖經，保住自己的雙手潔淨，不殺一人，任由造反的工人慢慢將幾百個人的思想感染？事實是，世界實行的是後者，還冠以冠冕堂皇的藉口：甚麼和平啦、道德啦，良心啦諸如此類。歷史實行的是後者，給出的理由都是些甚麼維隱啊，社會安定啊之類自以為聰明的藉口，卻永遠對後者的後果刻意否認、遮掩或者乾脆視而不見。這兩種方法，都分別被前兩任的總督使用過，其結果你我都有目共睹，你難還想要同一樣的下場？」 

「至於我，我所提倡的不是後者更非前者，我所提倡的是要民眾取代政府，充當暴徒的角色，我們的利益就是他們的利益，並由他們的行動去捍衛雙方的利益。正如其他工人必須要取代工頭，將造反的工人消滅殆盡，以保障全體工人的利益，不然他們就是幾百個神智不清的死人。以前的民眾是暴徒，現在的民眾是理性的暴徒，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跟隨本能，後者跟隨真理，深信自己有理且有據，這比以前的烏合之眾更好控制多了。我就說為甚麼不將這一群本身就易於煽動，不單會為利益而不擇手段，還帶自我認可的工具善加利用，反而任由他們淪為我們親愛的競爭者們可以掌控的變數呢？這是一個與時間的生死競賽啊。」

 協仁聽後一臉茫然，「但⋯但這是在殺人！一場赤裸裸的自我屠殺！！真是噁心，中國政府從來都是為人民服務，愛護它的人民，怎能煽動人民做出這種違反道德、泯滅人性、傷天害理的事出來？！」 

「把你那些帶有愛國主義情操的廢話都通通扔給中國的平民百姓去！特別在華東、華北和華南地區的中國人！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了，它現在四分五裂，人民生活於水火之中，就像外面的世界一樣！道德？道德又是甚麼？道德不過是一件我們用來規範民眾用的工具，灌輸我們認為是正確同對統治有利的觀念，可是有為數不少的統治者誤認為道德是隨人性而來，或者誕生於人性之前，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認知謬誤。他們就這樣十分愚蠢地將這件工具拋了給民眾，隨便他們胡亂定義，誤認為道德先於法律，還把道德和『人民福祉』混為一淡，以為政府會解決那些其實我們根本不會想去解決的問題。道德本應用於控制民眾，卻多次成為讓民眾同競爭者反過來控制我們的藉口，很明顯這群統如治者並沒有好好利用這件由自己製造出來的工具，如此荒唐的境況一定要立即改正。」 

「正確的定義是民眾應該要憎恨甚麼，當然不是憎恨我們，而是我們想要他們憎恨的人，民眾必須要相信就是環團人士導致了他們生活上的種種不幸，他們唯恐天下不亂，破壞社會安寧，損害大眾的利益，然後要從根本上、完全否認這群人是人，他們是畜生、癌細胞、社會的寄生蟲，或者是垃圾都不如，從而誘導他們將憤怒發洩在他們身上，而不是我們的身上。很多統治者都有類似的做法，但是從未做足全套，民眾必須要覺得自己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覺得自己的頭腦清醒，有看清現實、明辨是非的能力，可以看穿環保團體的背後有著甚麼大陰謀，實則一無所知。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民眾必須要成為捍衛他們生活的聖戰士，將這些破壞他們美好生活的異端趕出聖城，要是他們想要采用更激進的手法我們也不會反對，畢竟施暴者的責任不在我們身上，人們總是兩害重其重，這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本文 - 下篇



「將道德這樣隨意玩弄，視道德如無物，毫無道德標準的統治何來秩序何言？」 

格蘭托扯出一抹似是而非的微笑，「道德就是統治者隨意玩弄的工具，鄭協仁先生，它虛無縹緲，是因為它從來都是配合自己的需要，而非他人的需要，今天對的事情，明天可以是錯的，今天錯的事情，明天又可以是對的，更別提經常有雙重標準的情形出現了。道德不需要邏輯，皆因它是情感的產物，只要能夠對應自己的情緒就夠了，同樣地，它只要能夠配合我們統治的需要，民眾和政府的道德觀歸於一致，思考我們為他們所思考的，自然就是秩序。政客要相信的，是現實，而不是這種自欺欺人、用於愚弄民眾的東西，更不能被自己製造出來的騙局給騙倒。」 協仁有點猶豫了，「但是民眾關於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概念早已根深蒂固，我們強行灌輸我們的意念難道就不會引起反抗？」 

「人的思維是根據慣性定律而非邏輯定律，所以人腦才能有被無限次改造的潛力，你明顯是低估了這個潛力了。的而且確，民眾有選擇看甚麼東西就看甚麼東西的自由，但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民眾有選擇對甚麼東西就甚麼東西失明的自由。其實我們根本毋須刻意滅掉對我們不利的聲音，這會違背由我們自己提倡的理念，民眾不會蠢到連這種明目張膽而又自欺欺人的舉動都認不出來，相反我們甚至應該要放大它，好讓我們可以矮化它，利用對它的駁斥來深固我們的權威。我們要讓民眾對『環保』產生偏見，最好是養成一種被制約的行為，懂得不假思索就它當成又是某個白痴的胡言亂語，或者當成今日又一最佳笑話，又或者乾脆直接迴避。偏見的好處是，它使民眾的理解只會永遠固定在一個層面，而不容許自己接觸另一個層面，這樣他們所信奉的真理才能繼續是真理。要讓一種思想死亡並不是要所有人都不可以提起它，而是要鼓勵所有人不思考它，不讓民眾認識一種思想才是危險的。」

 「民眾認為他們有自由和民主、人權就能免受他人的操弄，殊不知這些東西根本就是由我們所賦予、由我們所決定的，因為法律是我們寫的，不是民眾寫的。君權神授和天賦人權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試圖藉住幻想出不存在但又至高無上力量，從而正當化有利於己的提倡，說白了就是一個藉口，其目的只有一個：取得更多的權力，和道德一樣是用來愚弄民眾的東西，只不過前者的操弄者是我們，而後者則是我們的競爭者。所以請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這些甚麼自由，還有民主、人權之類的廢話了，我可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這個經常被選擇性失明的事實。」 

「 不，不行，」鄭協仁猛力地搖頭，「你提倡民眾之間互相敵對，甚至互相對抗，這種反人類的事，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格蘭托連笑了三聲，似是對自己的嘲笑：「哈哈哈，這就是政治的荒謬之處，但荒謬並不代表不可行，或者要避而不用，從來就沒有最好的政策，只有最適合的政策，我不過是選擇了與所在環境相照應的政策而已。你覺得反人類，是因為你骨子裡依然認同這群環團人士是人，不過認不認同是人，政府毋須參與，那是民眾才需要參與的，只要民眾覺得環團人士不是人就行了。他們的世界觀除了黑就是白，絕無灰色。民眾是投機主義者，他們最關心的，永遠是自己的利益，沒問題，我只需要將其包裝為公共利益（也就是我們可掌控的資產），作為恐嚇和綁架他們的手段，再借用他們的手和口，就可以用多數人的力量將這群麻煩人物徹底消除。今日的統治者真幸運，根本毋須親自出手，就能夠剷除他的競爭者，還能符合由我們所定義的道德，而且比這些統治者更幸運的是，玻璃城這張終極皇牌，由始至終都只握在我們的手上。」 

之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雙方都維持了一陣長久的靜默，時間停擺了，協仁的的思緒卻在快速飛轉，有很多詞彙和圖象在腦海中互相交替，接著又慢慢演變成一句句完整的句子：水和沙、我們的、北美邦聯盟友、轉化為我們的優勢、該信他嗎、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會怎樣怎樣、不，我們應該那樣那樣‥‥ 

格蘭托則站在一旁，雙手環抱胳膊，直勾勾地盯著仍忙於思考的鄭協仁，鳴呼！他在心中大喝一聲，古往今來，滄桑歷盡，民眾還是擺脫不了不斷被利用的悲慘命運，競爭者們、聯合國的投資者們、環保團體和我，到頭來玩的又是同一種你爭我奪的遊戲，或許等老頭子的計劃成功了之後，人類終能擺脫這個痛苦的輪迴，拋棄既有的荒誕，重回正軌…… 

……但願如此。格蘭托緩緩地點頭會意，雙眼望向烏雲密佈的夜空，赫然記起看見星星竟然已是半世紀前的事。 

終於，鄭協仁打破靜默，他雙手擺後，腰桿挺直，面無表情地說：「這始終是一盤很大的棋，總督先生。」 

「還是一盤全由多米諾骨牌砌成的棋，雖然每走錯一步都是自尋死路，出來的回報卻非常豐厚。請記住，我們在這項交易上是互惠互利的，我們都會因為玻璃城的建成而被捧為人類的救星，我們與我們的國家必名垂青史，更重要的是，你們中國政府可以保有國際社會上的合法地位，這才是令你們如此熱衷的真正原因（對此我們都心知肚明）。玻璃城不只是避難所那麼簡單，它隨時都可以成為任何人架在頸上的匕首。要轉危為安，說得老土一點，光靠一個總督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要互相扶持才能成就大業，而且還得抓緊時間。現在我們都抓住了對方的把柄，可說是同生共死了，誰沒有了誰都不行。」格蘭托以一種不快不慢的語調回答，像是在諗一齣悲劇，訴諸命運的殘酷。

 總督的說話讓協仁感覺話中有話，他花了點時間去深究其另一番意思，以致久久沒有回應。 

沒錯，就是這樣。格蘭托站了起來，先是伸了伸懶腰，還打了個無聲的呵欠。他慢步走到鄭協仁的身前，以老朋友的姿態搭住他的肩膀，語氣忽然變得無比誠懇：「鄭協仁先生，你作為一個商人，應該以你的既有角度去理解我的建議，有時政治的法則就是商人的法則，投資和回報是我們的共通語言。因此，我會給你點時間，讓你和你的中國同胞回去好好想一想，是要繼續殺死你的繼任者，還是要殺死他的思想？」

 說罷，總督轉身走向另一邊的窗口，窗外是一片看似無邊無垠的亮藍大海，一排排的銀色塔頂在海水的衝擊下若隱若現，在夜空下不時閃閃發亮，好不美麗。格蘭托知道，這排銀色的塔頂一到明日就會變成洪水猛獸的大尖牙，將它昨天吃剩的建築物殘渣吞噬殆盡，屆時一切都會消失不見。

 前輩留給我們的時間真是太少了。


